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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形色色的流氓

中国最早的“氓”，与“甿”相通，泛指“野民”。此后拐弯抹

角，引申出“流亡之民”和“盲昧无知”的意思。至“氓”与“流”的

搭配成词，是直到清末才出现的事。所以我们用“古代流氓”来

指称历史上某一部分社会成员时，先得对这个概念作个界

定 。

笔者从词义探源和史实考察相交叉的角度，认定其为：

“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

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它不同于

现代语汇中的刑事犯罪种类概念，亦不等同于“具有流氓行

为”的人，而是对一种社会身份的概括。其来源主体是破产的

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和城市贫民，以及刑徒罪犯、没落的官绅

地主子弟等。

这是一个生成原因和构成形式都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

大致可解剖为以下这些类型（其称谓主要见自唐以来载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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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儿——窃贼

古人爱用“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社会治安达到理想境

界的标准，其同义语就是偷儿窃贼的绝迹。据古书传述，夏、

商、周三代法令中，都有严惩偷窃的律条，可知这确是一种最

古老的破坏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行为，而以偷窃为主要谋

生手段者，亦称得上是古代流氓中资格最老的前辈。《觉世名

言》状写这班人个个都是“搅世的魔头，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

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虑诈”，足见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

无所不包的窃取对象和尽可能避免暴露行藏的行为方

式，是窃贼型流氓的共同特征之一。但是从作案规律及手法选

择上着眼，则有许多具体的类别区分，这可以从各种称谓上看

出来：

翻高头，即蹿房越脊、高来高去的飞贼。不用器具便能翻

身上房的叫上手把子，借助滑条（竹竿、布索类）的叫下手把

子。如唐代中叶，长安有个上手把子田膨郎，曾翻越皇宫高墙，

窃走于阗进贡的白玉枕。吓得唐文宗怒斥警卫说：“一枕诚不

足惜，但禁掖森严，飞贼得如此来去自由，是天子环卫形同虚

设 ”了

开天窗，即在屋面掀去砖瓦，弄个窟窿，用绳索捋着下去。

相传隋末时，群偷曾以此术入盗窦建德家。

开窑口，也称开桃源，这是掘壁穿穴贼的通名。《韩非子》

记有宋国偷儿趁大雨之夜钻入墙穴偷取财物的故事，约见此

术早在先秦已经流行。

掘冢、椎埋，是为盗墓贼的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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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塞贼，即撬门闯窃者，又依作案时间分出不少名目。如

趁天明未亮时活动的叫踏早青，大白天动手的叫白日闯、白日

鬼，于薄暮时出人不意攫物而逸的叫跑灯花。《该闻录》记宋人

张咏在四川当官，曾亲闻一个偷儿自供：“九月至二月，夜长天

寒（，人）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似这类便叫“夜燕”。

吃恰子，指专乘主人锁户外出、启锁而入偷盗者“。恰子”

即锁，吃恰子者照例有一串“万能钥匙”当工具。《癸辛杂识》述

宋朝时有魏姓少年入酒肆坐饮，在桌下捡到拴在一起的几十

把钥匙，不知何用，顺手往佩囊里一放。俟深夜从妓院里狎游

归来，忽见三四少年揖于道边，一定要请他喝酒，还要拜他为

师傅。原来这些人偷了他的佩囊，还当他是个吃恰子了，经魏

反复解释，方算罢休。

铁算盘，即以乞讨为名，先上门观察地形和储物所在，然

后另觅时间作案者。

收晒朗，就是专门乘人不备，窃取别人晾晒衣物的。

拾帐头，即偷鸡贼；牵鼻头，即偷牛贼。

钻底子，指专进船舱偷物者“。底子”是“船”的隐语。

挖腰子，即不上船而以长竿之类工具“钓”窃船上物件。

插手、掱手，就是在人丛中窃取受害者随身携带的钱物。

倘是徒手行窃，称清插；如借助剪子、刀片一类工具，称浑插。

浑插又有剪绺、小利等同义名目。绺是一种丝络组合体，古人

将之充作今人皮夹、钱包一类拴在身上。

此外，古人还以行窃区域为分，泛称乡野之贼为草窃，市

井之贼为市偷。一般说来，市偷的身手狡诈，远胜同济。《淮南

子》里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齐国举兵伐楚。楚将子发率

军御敌，三战三败，楚国所有的智谋之士费尽心机，仍想不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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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敌良策。有个市偷向子发自荐“：我有薄技，愿为将军试行。”

当晚，他去敌营中偷回了齐军统帅的帱帐，翌夜又偷回其枕

头，第三夜再偷其用来约束头发的簪子，俱由子发派人一次次

送还。齐帅大骇，道是再不撤走。只怕今晚连我的头也被偷了。

遂立即下达了撤军命令。一个小偷竟能在警戒森严的敌军统

帅部内接连得手，不难想象他在市场上作案手段又是何等高

明。所以，人们又给这些让人防不胜防的神偷取了个“妙手空

空儿”的雅号。

牧猪奴——赌棍

陶侃是东晋时代的名将，史载其开府荆州、总督西南军务

时，曾把府中参佐人员用来赌博的器具统统扔进长江，还训斥

说“：这是牧猪奴的把戏！”从此，赌徒便有了这个代号。

赌博在中国起源很早，孔子说“君子不博”，略见其为传统

道德所不容。中国历史上第一 《法部最具系统的封建法典

经》，也明载惩处赌博的专则。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大多禁赌，

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下令将犯禁者全关在楼内纵其豪赌尽兴，

但断绝饮食，逼使饿毙。可即便如此，蔓延了数千年的赌风，依

然不衰。

染有赌习，乃至嗜赌如命者，和作为古代流氓类型之一的

赌棍是两回事，后者特指一批专靠赌博榨取或讹骗他人钱财

以安身立命甚而发财致富的人。若从弄钱寄食的门径方面着

眼，大抵有这样几种角色：

赌头，也叫赌家、局家、囊家、抽头、乞头等，俱为开设赌场

的首恶通称。这种人一般均与官府勾结，且拥有邪恶势力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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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为奥援。《列子》记载，春秋时魏国有个虞某，在国都官

道旁开一家赌场。场内设乐供酒，致人聚赌，足见这类角色问

世之早。他们的“呆出息”是按照一定比例向赢家抽取“头钱”，

故有抽头、乞头之名。据《唐国史补》述。当时囊家的抽头比例

是十分之一。实际上，聚赌弄钱的门道并不止这点“呆出息”。

更多地是依靠“做局”，即通过联手、舞弊等方式来讹骗输家钱

财，故有囊家、局家之名。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里举例：

开赌是一种邪恶的职业，但桓发却靠它致富。这位生卒年代和

事迹已经失考的桓发，大概可算第一位名登“二十四史”的古

代大赌头。

赌行经纪，或曰夷家、相识、风流汉子等，多为赌头所豢

养，专以诱人下场赌博为本事，兼在场内放高利贷。

惯家，就是精于赌道且技艺过人的会家子，其中大部分擅

长利用赌具、手法和连档等方式进行舞弊。明朝亡国之君朱由

检的老丈人田弘遇，就是这么一块料。《枣林杂俎》称他专门引

诱富人与他玩“斗叶子”，赌无不胜，金陵太学里有人误堕其

术，一天输尽 亩田产。这些“星”级赌棍又常为赌头招募，

或者以西宾身份下场，串通一气讹诈受害者。后世的“老千”、

“郎中”“、千手”之类，当奉其为先师。

另外，依赌场为生的尚有“讨头”“、拾钱”“、扛叉”“、把

门”“、抱台脚”等各种名目。赌场以外，又有斗鸡鹅、斗鹌鹑、斗

蟋蟀、摇花会、出番摊等其他形式赌博，借此算计别人钱财者，

俱可归入赌棍型流氓范畴，因本书另有专篇，从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赌棍型流氓虽有角色之别，但基本以

开赌、诱赌、骗赢（作弊）及高利贷等诸道环节的串接而连为一

气。试举南宋时发生的一桩人命案，窥其具体。



第 6 页

衢州有个叫支乙的，赎妓女阿王为妻。阿王的姘夫余济是

当地著名的流氓，唆使支乙在南市开设赌场，诱人聚赌，结为

一伙的角色伴当，堪称齐全。某年闰月十六日晚上，专司“相

识”的郑厨司将受害人陆震龙骗至赌场，旋由余济、杨排军、留

仍孙、陈暹等“惯家”陪其下场开赌，蒋万二、徐元一等“拾钱”

在一边跟着下注。到一更时，余济等人运用操纵骰面等作弊手

法，将陆随身带来的官会（南宋纸币）骗赢殆尽。陆震龙想翻

本，又赶回家去再拿来一笔赌资续赌，很快输光，至连脱汗衫、

褐袄、皂褙等衣物作抵押，向支乙和余济借高利贷。未到三更，

贯，其中余济骗总计输尽两度带入赌场 贯，的现钞 赢

其他为留仍孙、 贯。此杨排军等骗赢，支乙和郑厨司等抽头

外，陆还欠支、余一屁股债务，连狼狈出场时所着一条皂褙，还

是向余济暂借的。支乙又恐吓他，倘不快来赎当还债，我就上

你家讨债。若讨不到，就凭借据告官。陆震龙深夜归家，既悔

又怕，痛哭一场后，在梁间做个绳套，走上绝路。翌晨，其父陆

庭坚抚尸大恸并告到衙门。因为闹出了人命，这伙牛头马面牧

猪奴才分别受到脊杖、流配和编管的惩罚。

篾帮闲汉—— 片

一部写尽市井风情的《金瓶梅》，开场就是《西门庆热结十

兄弟》。用作者原话，除西门庆倚财仗势坐大外，余如应伯爵、

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吴典恩、白赉光等“，都是些帮闲抹

嘴、不守本分的人”。巧得很，这几张嘴脸，恰能说明古代流氓

的一大门类。其基本作用，可以用吴人相赠的一个代号来概

括 “篾片”，即竹子劈成的细片。如同编织竹器无细片即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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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纹理的道理，“篾片”的涵义是：世上若少了这伙帮闲型流

氓，诸多侮风狎月歪门邪道的混事儿便弄不出周折和情趣来。

同是“帮闲抹嘴”，也有各自路数和称谓：

贴食，又叫帮衬、清诳、游嘴等。应伯爵就是典型，除略谙

文墨外，双陆、棋子件件精通，说噱调笑无不解事，专在富家子

弟间钻营，靠帮嫖贴食、陪赌伴酒、插科打诨、奉承助兴的伎俩

嚼白食。《禅真后史》里有首歌替这种人画像“：脸如笋壳，心如

介靛。口似饴糖，腰似介绵。话着嫖，拍拍手掌，赞扬高兴。讲

着酒，搭搭屁股，便把头钻。害的人虎肠鼠刺，哄的人绵里针

尖。奉承财主们，呵卵脬，捧粗腿，虚心介下气；交结大叔们，称

兄弟，称表号，挽臂介挨肩。”应该算是帮闲型流氓中的上等

货。

陪堂，也叫赶趁、妙客、拐儿。像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这

些人俱为典型。成日价厮混在妓院里，相帮老鸨诱引富家子嫖

娼花钱，替粉头写柬，帮孤老传书，弄口风流茶饭。如祝、孙两

个，还因替六黄太尉的侄女婿王招宣三公子拉皮条惹出祸来，

在县里监了一夜，次日一条铁索，解上东京。

架儿，又叫厮波、小买手，弄点糖果瓜子、头油花粉做由

头，专往酒楼茶肆、妓院勾栏这些富家子弟取乐处钻营，执役

侍候，献物讨赏。《金瓶梅》里的于春儿、段锦纱几位，就是样

板：元宵节晚上，打听到西门庆在丽春院摆酒嫖妓，便拿着三

四升瓜子儿找上门跪下“：大节间，孝顺大老爹。”恰能迎合西

门庆在粉头面前端身份耍阔气的心态。于是“西门庆分付收了

他瓜子儿，打开银包儿，捏一两块银子，掠在地下。”有一首《朝

天子》，单道这班人行藏“：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

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又腾挪，绕院里都蜤过。席面上帮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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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牙儿闲磕。攘一回，才散火，赚钱又不多。歪厮缠怎么？他

在虎口里求津唾。”

涉儿，亦称保儿、帮涉等，专恃熟谙世故、能说会道，又有

些社会关系可利用，干些债务中保、交易中介的事，抽分子，抠

回扣，打夹帐。十兄弟中的吴典恩“，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

就是个典型。《陈铎散曲》中，有一支《醉太平》给此辈写照“：替

贫人代笔，靠富汉求食。十分借了便抽一，满家儿欢喜。钱儿

得了都花费，人儿走了遭连累，状儿告了要监追，那时节后

悔。”

闲汉，也叫闲子、闲的儿等，是帮闲型流氓中的低档货，既

无踢毯唱曲的技艺，也没取奉凑迎的本事，就在街上闲逛，找

些虚关差使混日子。比如打听到谁家办喜事，他们就早早上门

去，帮着打杂应酬凑热闹；谁家办丧事，就充当挽郎，干嚎，添

些气氛。谁家老爷升了官，儿子上了榜，他们便上门“报喜”。总

之是有吃有喝有赏钱，瞅空子还能掖着藏着搞点额外油水。

寡廉无耻和皮厚心贪是篾片的一大特征。《梦粱录》作者

在介绍宋代帮闲汉情况时，有个总结“：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

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清人张竹坡评

点《金瓶梅》，对应伯爵等帮西门庆嫖李桂姐后散场时的一段

描绘，极为赏识，称作“将十兄弟身份用力一描。”原文是“：临

出门来，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

应伯爵推逗桂姐亲嘴，把头上金琢针儿戏了。谢希大把西门庆

川扇儿藏了。祝实念走到桂卿房里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银镜

子。常峙节借的西门庆一钱银子，竟是写在嫖帐上了。”虽是文

学形像，社会生活里的原型却比比皆是，读者会在以后的篇目

中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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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痞子——讹徒

史传，春秋时代，郑国有个邓析，专门代人诉讼，大案收一

件衣服，小案收一条裤子。又写了部传授法律知识的书，教人

学会怎么打官司。于是郑国诉讼之风盛行，人与人之间发生利

益冲突，都上法庭。郑国执政子产认为，这全是邓析教唆的结

果，下令处死了他。

用现代眼光来看，邓析真可说是中国律师业的先驱，只可

惜成了官府息讼省刑司法指导观念的牺牲品。不过，教唆词讼

的人，也并非全是像邓析这样的律师型人物，甚至有不少恶

棍。中国古代流氓构成中，就有一个专靠打官司牟利作恶的

“讼痞子”类型。

讹徒，又叫讼棍、喇虎等，这是讼痞子类的起码货，优势在

练就了一身熬枷吃刑的本领，出入公堂班房如同儿戏，且多与

皂隶狱卒一流相熟，甚至有勾结。此辈伎俩，大体有二：一是抓

住一般人害怕上公堂吃板子、破钱财、赔时间的畏讼心理，蓄

意挑衅，动辄以打官司相胁讹诈；二是挑唆别人打官司，他便

可从中混水摸鱼。例如曾做到南宋副宰相的马光祖任浙西提

刑时，就处理过这样一个人物。

此人叫娄元英，系当地无赖，以兴讼为能。有个流丐胡四

四跑进住在街道旁的居民曹十一家里乞讨，犯了叫化子不能

进客堂的忌讳，被曹十一捆起来毒打了一顿。事隔近两个月

后，胡四四因病死去，恰巧其血亲胡四三也来当地，娄元英便

像是发现了宝货。他先教唆胡四三上曹家吵闹，道是胡四四的

死因乃遭彼毒打，伤重不治，威胁要告官。然后自己登门，愿为



第 10 页

胡、曹息讼，充当和事佬。曹十一怕见官司，情愿拿出田产和钱

财作赔“私了”，一切均由娄元英经手，狠捞了一票，旋将胡四

四的尸体焚化。本来这事也就算完了，孰料焚尸时，被曹晖和

曹昇两人看见。娄元英怕他俩会告官，败露自己的劣迹，索性

来个恶人先告状，又与胡四三连名具呈，控诉曹晖、曹昇包庇

曹十一打杀胡四四。用马光祖的判词来说：“一开始教唆胡四

三诈赖的是你娄元英，继而卷起袖管发话捏合的是你娄元英，

主张焚尸的又是你娄元英，最后公然具名诬告曹晖曹昇的，还

是你娄元英！按说胡氏之死，同娄氏有何相干？似这等无籍讹

徒，别无手艺和工作，专靠搬弄词讼为生计，逐臭闻腥，索瘢寻

垢，事情一到他手上，倒横直竖，全归他摆布，利益归他攫取，

灾祸让别人承担。倘不痛加惩办，这社会风气的好转，从何谈

起？”其实，即便碰上如马光祖这样的“良吏”，也只能判娄元英

一年半徒刑。而更多的同类，大多是吃上几杖，往后仍靠此

作恶。

拿讹头，亦名访行、窝访等，这是一批想方设法拿捏别人

隐私，甚至凭空编造，罗织罪状，再以扬言告官进行讹诈的恶

棍。倘若受害人自以为理直不吃诈，他们就当真打起官司来，

或冒名投词，或伪造证据，还能弄出不少“证人”来，在公堂上

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其手段狡诈处，又在于能把悬置很久的

人命、贼盗、逃役、漏税等案子牵涉进来，似是而非，真假莫辨。

即使碰上“包公”，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被讦者亦已身家破尽

了。明人邵潜著《南通州乘资》，道他小时候听说兵备道程学博

微行私访南通，捉拿过几十个这种元恶，趁用刑时杖杀，但“诸

如此类，难以更仆。”所以大多数受害者遇到这帮人敲诈，趁早

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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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讼师，亦名讼鬼、杠棍、破靴党等，是为流氓中的斯文，

斯文中的流氓。这种人或拜师傅学习词讼，或者就是因舞弊弄

法败露而被革出衙门的书吏写手，通点法典，熟悉成例，会写

呈词，又与衙蠹勾结，更拿手的是通关节、打滥条，惟恐天下没

官司打。如南宋翁甫任官江西时，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名

叫郑应龙，住在县衙旁，自称“朝奉”专以把持讼事为生，每天

在衙门前探听有啥案件，旋找两造兜揽。官府追呼当事人，他

可以贿卖公人，收藏文引；有判词下来了，他事先得知，给通风

报信；甚至公然窝藏证人，阴为控制。此辈又多与讹徒、窝访相

互勾结利用，串连作恶。

打乖儿——棍骗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 ）春末，江西广信府受理了一起（

民控官吏诉案，大致案情是：

原告陈栋，系山东富商。本年春，陈率二仆去福建建阳批

买机布，途中遇见一个衣冠华丽的青年人，跟有四个仆从，据

其自我介绍是福建分巡建南道的儿子，也是去建阳探望父亲。

旋结伴同行并共宿一店。公子架子很大，极少与陈栋交谈。陈

则恃多年行商经验，唯恐有坏人打他携带巨款的主意，也避免

和同行者亲近。

两伙人抵达江西铅山县后，公子得知县丞蔡渊是他的广

东同乡，便拿着名帖去县署拜访。蔡县丞与建南分巡道台籍虽

同府，但不是一个县份，所以并不认识。不过既然是同乡同宦

的公子来拜叙，况且人家老子的官品比自己高得多，所以也存

个巴结念头。尽东道主之谊款待客人后，又于傍晚来公子下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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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店回拜，并赠他一席酒，称“下程”。陈栋看在眼里，始信这

位同行客人真是官宦子弟。

当夜，公子即以蔡渊所赠“下程”，邀陈栋共饮，陈亦觉得

和公子结识为荣幸事。不过行商在外，得防夜盗，因此他没敢

多喝。次日，两拨人行至乌石宿夜。陈栋欲回请公子，但此地

非大口岸，没啥东西 看就要到建可买。又过一天，住崇安县

阳长梗老客户住处了。陈栋想，再不回请就是失礼，即命仆人

去街上菜馆里，叫了一桌酒菜送到旅店来，请公子同饮。公子

逸兴飞扬，道是“同舟过江，前缘非偶。与君一路同来，岂非偶

乎？明天你我分手，燕鸿南北，不知何日再会，各自开怀畅饮

于是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吃到半夜。各自的仆人皆困顿

熟睡，陈栋亦醉伏桌上，俟明天一早被仆人推醒：方知那位公

多两买布银全偷子和其仆从已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走了。

捶胸顿足一通后，陈栋先去崇安县控告店家通同作弊。随

即去江西广信府 蔡渊勾引光棍，串骗客商，并以，告铅山县丞

在铅山打尖的原店主作证。蔡县丞被传唤到府署后分辩说：

“福建巡道确是我同府异县的乡党，其人姓氏我一向知道，但

并不认识。他儿子路过我官所来拜我，我一个县丞小官，能不

回拜？况且从铅山到崇安，已有数日，他盗你银去，与我何干

陈栋说“：那人与我一路同来，我提防极严。后见你回拜他，方

信他真是公子。既然你同他相识，当然告你。”

广信知府不能判断，官司又提升到巡按御史史永安处。史

不该永安的判决是县丞 错拜公子，轻易便送下程，致误客商，

两银子给陈栋，作其主仆返不无公错。命蔡拿出 回山东老

家的盘缠。

案件审结，两造都叫晦气。原告痛惜巨款追不回来，被告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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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怨无端受累，赔了百两纹银。至于那位“公子”究竟是真是

假，结论不言自明，所以史永安根本不用发函去福建分巡道处

查证。这种“局骗”，史老爷审得多了。

局骗，即暗设圈套诱人中计，以达到诈取或窃取他人财物

的目的。和赌棍、窃贼及江湖上卖卦算命之流兼行骗术有所不

同，局骗以设计周密、程序连环、行为“雅致”而又不留形迹为

特征。即以这起诈称公子盗商银一案为例，罪犯得逞的原因，

主要不是靠窃术，而是靠骗术。骗局从他们打探到陈栋身携巨

款赴福建买布时便做起：先是装成主仆捏个名目，得与其同行

同宿，不使轻易生疑。旋又沿路留意，弄个当官的“同乡”来旅

馆回拜，让被骗者完全丧失警惕。古时官场通行“回避”制度，

即不得在原籍任官，所以有四个“仆从”分头探听，要在沿途所

过各县找一个“同乡”是很容易的事。即使找不到，尚有官场上

喜认“同年（”即同一科考试中式出身）“、同门（”即先后在一个

考官名下拜认宗师）的风气可资利用。待陈栋的心理设防已基

本瓦解后，亦不急于动手，再弄个同享“下程”的诱饵让其吞

下，耐住性儿候对方“礼尚往来”，务使有个顺当从容的作案条

件。这过程中，对蔡渊巴结权贵乡党、陈栋仰慕官家公子的心

理状态，也把握和利用得极妙。是以亦可说做局骗者，都够得

上称没进过科班的“心理学家”。总之是先揣摩好人之所欲，而

后巧妙迎合，方能引人于木然中入彀

骗之成“局”，一般来讲都成些规模，出场串演的角色得有

好几个，如本案中有扮“公子”，有扮“仆从”的即是，蔡渊则是

他们骗来串角的。所谓骗外有骗，骗中有骗。当属更加高明的

骗术，正好留下这个“有脚跟”的人顶缸“善后”。

专以做局骗为生者统称棍骗或骗棍，也是古代流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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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类型，尚有黄六、拐子、打乖儿等种种名目，骗术繁复，

“局”式多样，本书后文另有专篇介绍，这里先说说此辈大体的

区分。

地棍，即专在本地设局行诈的骗伙，其侵害对象多为那些

力量薄弱、不足与之较量或无处诉控的人，又以外埠客为多。

游棍，即专往外埠设局作案的骗伙，如先前所述假“公子”

一行。其侵害对象多为行商、旅人、贵游公子等。

神棍，即以炼丹、提金等幻术行诈的骗伙。这类流氓与窃

贼型流氓相似处在于很讲究师承关系、技能传授。

善棍，即以行“善”事为名行诈的骗伙，多以急公好义的正

人君子面目出现，也有假扮僧尼道士化缘“、驱鬼”的。

地头蛇——市虎

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汴州浚仪（今开封市）出了件新鲜

事：一个身不居官宦、名不列仕籍的叫李宏的人，被杖毙于衙

门大堂上，竟致全州工商贾贩举觞痛饮，像财神爷光临自家一

般快乐，甚至连通济渠（隋唐大运河自今荥阳到开封一段）上

南来北往的纲船商轮，闻讯也无不加额称庆，有人还兴高采烈

地放起了鞭炮。

李宏是杀人放火的绿林大盗？不是。

是劫纲越货的江洋巨枭？也不是。

从有关其行迹的史料记载看，此人不仅没犯过人命案，甚

至连足以判处流配两千里的“罪名”也难以成立。

然而，在众多商贾船户的眼睛里，他又确实是个死有余辜

的凶神恶煞。这个在浚仪土生土长的无业游民，素以凶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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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狠戾不仁著称。打从通济渠凿通后，汴州一跃而为全国水

运交通枢纽，物资聚散，万商云集，市场日渐繁荣。李宏便纠合

了一批同类，以欺凌盘剥市中贾贩和运河上来往的纲船商轮

为利薮。或以保护做生意为由，向商贾敲诈；或以收取买路钱

为名，向船家勒索。稍有不从，则聚众寻衅，拆柜砸店，殴人抢

物，甚而拥到船上哄抢，恐吓烧船，无所不至。且因与地方保

甲、衙门胥吏及闸关吏卒勾结密切，恶势力迅速膨胀。无一官

半勋的李宏，居然成了每常骑马踞鞍、巡坊历店的“巡市御

史”。商肆贾贩，畏之如虎，定期向他及其伙党“孝敬”，动辄数

百贯，比上税还厉害。他还以借贷为名，从富商处勒索巨万，没

还过一文。至于那些来往船只，更是心惊胆战，经过汴州就当

是闯鬼门关一样，时时作好被李宏拔毛煺皮的准备。

新任汴州刺史任正理以严明刚猛知名，没去汴州前，已经

从经汴进京的押租纲典那里，知道当地有此祸害。及到任后，

亲自探访证实，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几个牢靠有力的壮

班，将李宏抓进州署。人进府门，马上动刑审讯，待那些同李宏

向有勾结的官绅败类闻讯赶来营救时，这个巨猾已被奉命出

手格外使劲的皂班用棍棒活活打死了。

因刑毙人，任正理免不了记过降级甚或夺俸的处分，但恶

霸却永远失去了逃脱法网的生机。消息传到坊市和闸上，就出

现了本文开篇时的情景。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像李宏这种靠市场吃饭的

恶霸，或可称作“靠市吃市”。此类统名为“市虎”的古代流氓之

共同特点，是依仗熟谙地情和团伙势力，用敲诈商贩和顾客的

非经济方式，强行成为商业贸易中的分利和寄食者。他们大致

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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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霸，亦名市魁、豪猾等，就是像李宏这样的帮伙头子，运

用黑势力控制一方市场，照例同官蠹有勾结才能达到此等火

候。通常又恃势力已布达各个角落，得以在各种合法与不合法

的交易中起媒介和“保护”作用，所以官方的市场管理部门亦

乐为利用。这种现象，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如王莽当政时，

长安豆豉市上的把头樊少翁因向其行贿，还弄了个东市令师

的职位，俨然成为官派市场管理者。

市棍，或名白赖、地棍等，就是市霸的爪牙徒党，亦有“单

干”的。在形成控制市场的局面、有定期陋规可吃后，他们的日

常榨取目标多转向外来户和从市郊乡村来城市出售农副产品

的小农、小手工业者，不少土著商人也常雇用他们做欺行霸市

的帮凶。向商人放高利贷者亦用此辈当走狗。

行头，或名肆头、帮头等，这号人物的出现，与古代城市日

益发展，工商业人口构成中外埠来人比重不断增加有关。土著

与外来者常为同行市口之利发生冲突，乃至殴斗，外来者中逐

渐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的打手保镖，恰与土著市霸市棍相对称。

旧时工商社会又向有一方人同营一业的习惯，所以在工商辐

辏、五方杂处的大型市场上，往往同籍就是同行同帮。这就导

致了“行头”“、帮头”这些角色的产生，其实际身份与代表同业

与官府打交道的行会领袖不同，反倒是以欺压和盘剥同乡为

本事。

撞街头—— 泼皮

看过《水浒传》的读者，大约都会对“杨志卖刀”一节中的

重要角色留下深刻印象 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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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醉，一步一颠地向天汉洲桥热闹处撞将来，两边的人都跑入

河下巷内去躲。“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

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

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

此为施耐庵为凶徒打手类型之古代流氓勾画的一个文学

形象。古人云“君子绝德，小人绝力”，这类流氓便是以力勇、敢

斗和刚猛凶狠来立世的“绝力”之辈。当然，此辈在实际生活中

的嘴脸身手，又比话本丰富得多。

撞街头，或名泥腿、闾恶，即如牛二这等货色，专在街上惹

事生非，寻机勒索。比方他紧揪住杨志说“我偏要买你这口

刀”，且又道“我没钱”，一味胡搅蛮缠，倘杨志换成是安分守己

胆小怕事的人，自然要被他敲笔竹杠，或是遭他一顿痛打后，

刀再被抢去。这种人还常以赊欠为名，在街上铺店里白吃白

拿，如遭拒绝就撒泼掀打。杨志杀牛二被判流配后，天汉洲桥

几个大户科敛些钱物送他，说明他们都吃过牛二的亏。宋人周

密著《癸辛杂识》中，就曾以《打聚》为题，述说过一批“牛二”类

的真实人物。这些流氓专以掀打铺面大户为家常便饭，告到官

府里，不过是棒责一顿或监押几天，而后为非作歹如故。就像

牛二一样“，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大户们认输，换个法儿与之

妥协：定期贴补他们一些衣食费用；打听他们恋眷哪一个粉

头，偶而奉送一次嫖资，又假许日后替他赎买成家。这些泼皮

被笼络住后，便不再来找麻烦。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捣子，或名青皮、光棍、踩狗尾巴的，多半结伙行动，或者

是深更半夜去深巷桥堍等僻静处拦劫单身行人；或者是聚在

庙会勾栏三瓦两舍等群众性娱乐场所起哄闹事，于大打出手

的同时趁机抢夺受害者随身携带的财物。许多从外埠来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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